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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冬，我去了云南居住。云南的古镇风景秀美，气候适宜，更有许多自由的艺术

工作者在此聚居。我时常去各色古镇、村落漫步，见到很多雄壮静美的景色，也

见到许多有意思的人。

他们当中有靠一技之长养活自己的手工艺人、爱好摄影的旅拍者、隐居古镇痴迷绘画的画

手，以及白天在古镇街边、晚上在古镇酒吧里抚琴清唱的歌者。特立独行、追求自我、沉迷所爱、

纯净热烈，是他们身上的标签。我是个过路人，也是个旁观者，渐渐我意识到有一些无形的东西

温润着我的心灵，写作一部与此有关的小说的念头油然而生。

出于对流行音乐的喜好，我更关注音乐。而在我所见到的那些人中，他们并没有选择去北

上广深那样的繁华城市漂泊，而是来到更安静的古镇创作、生活。于他们而言，起点似乎就已经

是归宿。生活即是创作，创作即是生活。小小的古镇上，你可以听到民谣、爵士、摇滚、金属乐等

等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专业水平高低并不重要，于他们而言，能够在人群中热闹而安静地歌

唱，似乎才是最重要的。

通过查阅资料，我得知许多独立或者地下音乐人收入并不高。他们过着清苦的生活，却很

快乐。物质条件的清贫从来不会浇灭他们对音乐的激情。于是《挚野》中男主角的形象，还有他

所带领的乐队，在我脑海中模糊成型。角色和真实的他们一样，吃着方便面，挤着公交，去赶一

场又一场演出，拿着微薄的收入，做着一个又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他们有着年轻人的稚嫩、桀骜

不驯和各种缺点，却也有着音乐人的执著和努力。他们就像打不烂的石头，坚硬、棱角分明。随

着时光推移，渐渐长出一层薄薄的柔软湿润的青苔，沐浴在久违的阳光下。他们其实和我们每

个人都一样，平凡而真挚。

我也去酒吧，看了不少演出。既是感受氛围，也是看看许多音乐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有

些过于热烈疯狂的场面，我也会感到些许不适。但我更多感受到的是热情、热爱。我想，这才是

真实。真正的感受助推真实的创作。

在一次拜访中，我意外结识了几位从事古典乐器及绘画的青年人。他们身上那种沉静、内

敛的艺术气息，和身居闹市而独静的生活方式，让我惊叹佩服；他们身上富有古典含蓄之美，更

令我心动。于是，《挚野》中女主角许寻笙这样一位传承中国古典民乐却又能玩摇滚的新文艺女

孩诞生了。

2018年我开始正式创作《挚野》这部青春追梦题材小说。这本小说选择出身草根的音乐人

为男主角，以低调内敛如人间仙女的乐器老师为女主角。一个性格轻狂桀骜，一个性格清冷淡

然；一个生活潦倒拮据，一个生活精致舒适；一个爱好流行音乐，一个爱好古典器乐……一个又

一个反差，一次又一次碰撞、冲击，让他们的故事变得更生动，更具吸引力。

故事以岑野带领的朝暮乐队参加选秀比赛展开，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不被重视，到小有名

气时参加比赛惨遭黑幕，最后把握机会一飞冲天。一路走来，既有梦想在舞台上的华丽绽放与

高歌，也有人生的灰暗、希望和挫折。锋芒毕露的少年，带着他的乐队和她一路披荆斩棘，终获

成功赢得冠军，但人性的贪婪及名利圈的威逼利诱，让他和她一度迷失方向。好在梦想始终坚

定，爱恋一如初见。即便星辉万千，光芒几度，她的心依然是他今生最想去的地方。拨开迷雾，得

见初心后，他摆脱诱惑，重拾爱情与友情，再度起航，让梦想和人生重获新生绚丽绽放。

这部小说起初在网络连载时很多读者感到吃惊。这是我从没写过的，大概他们也涉猎较少

的题材。有些读者很失望，也有读者很惊喜。这给了我压力，也给了我动力。我甚至也会在写作

过程中感到怀疑和犹豫，选择写这样一个不热门的题材，也许是自己不擅长的，是否正确？会不

会造成口碑下滑，读者流失……但当我看到读者的留言时我认为这一选择是对的。读者觉得主

角很任性，很可爱，虽然没有那么完美，但是仿佛真的让他们看到了一个草根出身、大大咧咧的

青年。而当男主角惨遭黑幕，或者与女主角分道扬镳时，很多人留言表示自己忍不住流下泪水。

拨开迷雾，看到前路。这才是真正的青春、爱情与梦想。

《挚野》不像以前所涉及的题材，它没有复杂、悬疑的剧情，更多侧重人物情感与青春。它的表

述手法更加平缓柔和，慢慢地、一步步地描写人物的转变与成长。创作过程中我力求做到接近“真

实”。文中不止情节，譬如男主角带着乐队现场砸奖杯这一场，皆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

临近完结，所有读者都表示期待一个圆满结局。而当我认真写下全文最后一句话时，既有

如释重负的感觉，也有怅然和淡淡的欢喜。我想这部作品，我大概基本完成了。之所以说基本完

成，是因为完结后再回望，还是有许多不足。譬如作品的后半部分，剧情丰满程度相对不够；包

括男主角、几个配角在内，人物刻画的丰富立体程度还不够。我认为要去窥知每个角色的内心，

并且将其恰如其分地剖陈，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而我在努力做，但是做得还不够。此外作为一

部志在反映当代青年人追梦旅程的作品，随着对时代精神的不断把握了解，我逐渐意识到自己

对于大时代背景变迁、对于生活的观察和刻画还不够，使得这部小说的底子依然略显单薄。不

过，意识到不足，对我今后的写作定会大有裨益。我想我会在写作中，进一步放宽视角，细致观

察，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具人文关怀和生活气息。同时，要像写作《挚野》这样，继续保持纯洁、

正直的立意。

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特别之处便在于书中的11首原创歌词。这是个人爱好，读者们也都很

喜欢，如《城兽》《万重贪念》等。文艺是相通的，这些歌词的创作是大胆尝试，定有诸多不足。但

它们也是我在创作过程中结合文中情境和人物感情，有感而发，情之所至，所以，它们也是真实

的。兴之所至，我还邀请了好友、网络作家尾鱼、随侯珠写了两首歌词。

《挚野》在连载期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读者评价依然两极分化。无论如何，我非常喜欢这

部作品。一方面，它于我而言，是新的尝试。只要不断尝试新鲜事物，文学就会充满吸引力。另一

方面，这个主题让我感到更有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有梦想，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逐梦想、实现梦

想，在追梦过程中，当我们遇到阻力与困难时，应该如何面对？如何克服？这是我希望和大家一

同思考的。我希望《挚野》能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冲动和甜蜜、青春的伤痛和成长、友情的真挚

和宝贵，以及很多生活中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东西，比如善良、真诚、坦率及感恩……

回顾《挚野》的整个创作过程，我想用四个词概括：勇敢、探索、平凡、真挚。

每一次成功都是汗水和灵感的嘉奖，每一次失败都不是真正的失败，而是探索文学真谛的

必经之路。写作这条路，于我而言，以梦为马，道阻且长。《挚野》让我对于未来创作的路想得更

清楚。我会继续观察、思考、尝试和坚持，希望下一部作品更真挚、更平凡，也更动人。

以一个畅销言情作家的角度去衡量丁墨，

她无疑是成功的。从2012年以《枭宠》

（出版名《乖宠》）打响知名度以来，无论是悬爱、轻

科幻还是商战，她的作品在题材选择与情节设置

层面给予读者的都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新鲜感，跌

宕起伏的故事线搭配契合渐进的情感线，再加上

深情专一、勇往直前的男女主人公，既满足又出离

了读者对于言情小说日益更新却万变不离其宗的

期待视野，因此，受到追捧也是情理之中的。正因

为如此，她的作品逐渐固化出了一种属于自己的

“甜宠+刺激”式的独立风格。可是在业已出版的

诸多作品当中，2018年完成的惟一一部娱乐圈明

星文《挚野》，却呈现出一个与丁墨原本日渐鲜明

的个人特色大相径庭的状态，成为了一部讨论度

与争议性并存的有趣作品。

《挚野》讲述了一个看过了开头就能够预见到

过程甚至结尾的简淡故事：性格外冷内热、对音乐

有着极高造诣的美丽古琴老师许寻笙，因出租排

练室的机缘结识了天籁之音与创作天赋并存的帅

气主唱岑野和他的朝暮乐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

中逐渐倾心于岑野至真至纯的人格魅力以及音乐

梦想，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加入乐队成为了键盘

手、琴手与他的女朋友，随他参加音乐比赛，南征北

战，不问方向；在他即将取得冠军却为了更好发展

选择单飞的时候，又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两年之

后，身处娱乐圈之巅的岑野借机挽回爱意不灭的

许寻笙，用一往情深的不变真挚打动了她，后来在

许寻笙的帮助下跨越了莫须有的绯闻陷阱，两人

最终喜结连理并收获了似乎来自全世界的祝福。

丁墨驾驭文字的能力极好，以致这样一个在

主线情节上近乎乏善可陈的流水故事，在她层层

叠叠的情绪渲染与氛围营造之下，配合女主人公

许寻笙的淡泊气质，变成了一种看似平实又岁月

静好，包含情感乌托邦式的饕餮盛宴。这种完全立

足于现实背景之下，却旖旎美好到不可能成为现

实的言情小说架构方式，被她自己称之为是“青春

追梦题材”。

现实题材在言情小说当中，本身就是一种营

造现实感的“话语”构造手段，旨在消弭作品当中虚

构的“观念化的生活”与真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而

《挚野》与其说是在塑造青年人的“追梦”，不如说是

在为读者“筑梦”，作品的核心创作目标在于满足读

者对于爱情的无限需要，这种旺盛的情感需要当

中的爱情可以被塑造得极致唯美，成为超越一切

的所在，仿若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虚幻梦境，但是

只要作品营造的现实感足够逼真，能够给读者身

临其境的幻觉，就能够产生庞大的精神效果。

相比于丁墨的其他作品，《挚野》在题材形态

上更贴近当下青年人的现实生活，这就意味着它

更加能够引发读者的代入感，这种代入感能够让

读者将自身的情感投射到小说人物的情感当中，

从而获得沉浸式的共情与感动，得到情感需要的

充分满足，这是作品能够吸引读者的关键。然而，

情感盛宴越是绮丽美好，男女主人公的个性特质

越是优秀，这种虚构与真实生活之间的裂缝就越

大。这种裂缝要想得到弥合，只能通过现实题材所

营造的现实感来进行。因此，《挚野》当中的现实感

营造十分用力。例如，岑野与乐队在成名之前窘迫

的生活现状、乐队参加比赛时所遇到的黑幕，书中

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在面对利欲之时的现实态

度，以及娱乐圈当中一些为人知却不为人道的隐

性规则等等，都好像是当前社会冰山一角的真实

状态，想要让读者信以为真。可这种被塑造出来的

“现实”要为情感的尽善尽美来服务，就会与实际

的“真实”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造成叙事逻

辑层面吊诡的悖论，以及人物性格层面前后的断

裂，这从情节与人物两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

第一，情节罅隙当中的逻辑悖论。《挚野》的主

线情节是一个简单的三段式结构：追求过程——

成功与失去——失而复得。丁墨原初的设置意图

可能是希望通过故事脉络的平淡简单衬托出情感

力量的庞大，以期形成一个风格上的突破与创新。

可是为了使得在这样缺乏惊奇感的故事脉络当中

发展出来的爱情能够产生撼动人心的效果，作品

里情感的爆发就更加需要依靠具体事件当中的矛

盾冲突来完成，并且这样的冲突要相对激烈。

举例来说，许寻笙对岑野的感情由量变引发

质变，是在加入了他的乐队，陪着他去参加乐队的

选秀比赛的过程当中逐渐完成的。如果这一阶段

的比赛一路都是顺风顺水的话，那么双向恋爱得

以确定的情感浓度与冲击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

作者在第一次分赛区夺冠赛里设置了一个比赛的

黑幕，让原本应该属于朝暮乐队的湘城冠军以莫

名其妙的理由落入了名不副实的他人之手，以至

于他们只能以分赛区第二名的身份去参加全国大

赛。此时，岑野的公开声讨意味着对于这次机会的

拒绝，也意味着乐队所有人为了比赛所做的前期

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可是他依然纵情地这样去做，

就充满了一种对于音乐的纯粹热爱以及热血真挚

的少年意气。这不仅在作品内部催化了许寻笙对

他的认同与爱意，也满足了作品外部的读者对于

这个人物的精神期待。

选秀黑幕这样的事件，既增加了作品的起伏

感，又使得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递进了一个层

次，还能够拉进与读者距离的现实感，有一箭三雕

之效。然而，这种事件背后的真实问题是作品无法

深入提及的，因此事件产生的矛盾需要在作品当

中有一个想象性的解决。这种想象性解决并不是

从根源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因此作品所塑造

出来的“现实”本身和真实的社会生活就会相距甚

远，从而产生逻辑悖论：

在湘城分赛区的比赛失利之后，岑野带领朝

暮乐队转移阵地，接受邀请在家乡申阳分赛区夺

冠并且进入了全国总决赛。且不说同一个全国范

围内的大型比赛的同一个主办方，在赛程、赛区与

赛制的管理方面是否应该具备统一的要求与管理

模式，这种跨区参赛的可能性是否成立，单从遭遇

黑幕后依然选择同一比赛去参加的行为走向，这

个情节的设置就和岑野与许寻笙先前人物设定当

中纯净的精神洁癖相悖了。

在这部小说当中，情节上诸如此类的逻辑悖

论还有很多，例如岑野重新找回许寻笙之后和所

属公司的隐藏矛盾，突如其来的爆发又突如其来

的和解；再如岑野因为自己哥哥的丑闻而莫名其

妙地被全网拉黑，在事业飞速跌入谷底之后又因

为许寻笙和朝暮乐队昔日成员的几条力挺的微博

就获得了舆论风向的反转而重新走上娱乐圈神

坛……这样的逻辑悖论产生在小说“现实”与社会

真实无法跨越的鸿沟之上，是“青春追梦”言情小

说难以弥合的情节罅隙。

第二，性格断裂背后的合理性缺失。如果说情

节上的逻辑悖论还能做到隐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不露痕迹的话，那么作为一部“筑梦”的情感盛宴，

《挚野》在人物性格层面的合理性缺失与前后矛盾

就是异常鲜明的了。

以最为重要的男主人公岑野为例，作为一部

言情小说主要的情感来源之一，岑野的人物形象

势必是趋于完美的，读者能够清晰地认识到他在

各个方面走向极端的出类拔萃，这样才能够以他

的蓝本去建构一个拉康意义上的理想化的大“他

者”去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然而，能够满足读者

情感需要的并不是雕塑艺术品般完美的静态纸片

人本身，而是通过人物形象所产生的情感。要使岑

野对许寻笙的感情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故剑情

深，有那种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人与坚贞，这份感

情就必须经历一场波折。作品中这场波折的主要

内容是岑野听从主办方与投资方的意愿决定以单

飞作为未来的音乐发展方向，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乐队成员，也没有放弃对许寻笙的爱，是许寻笙自

己接受不了岑野的最后决定而选择离开的，这就

给岑野的情感提供了一个从一而终的延续性，然

而延续当中的波折要足够深入，因此文中设置岑

野与许寻笙断交两年之久。

如果说许寻笙一去之后就心灰意冷地放弃了

这段感情也就罢了，这里断交两年十分不合理的

关键在于许寻笙只是离开岑野回到了自己原来的

地方，既没有切断与过去的联系，也没有逃离岑野

的视线，因此，岑野想要联系到她是很容易的事，

然而他并没有。他在等待一个功成名就的契机，这

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两年后的重逢并不是他

成功的时间节点，他也并没有一发迹就立即去挽

回她。对于一个号称是自己毕生挚爱的日日思念

之人，整整两年没有丝毫的交往，却在两年之后突

然像潮水一样呼啸着涌入了对方看似平静的生

活，无论是失联过程中的刻意忽视，还是重新联络

之后的强势入侵，对于一个真正深爱对方的正常

男人来说，都是突兀且不合理的。这其实是过于重

视感情的层层铺垫所造成的人物性格的前后断

裂，使得人物在完整性上缺乏“真实”的说服力。

无独有偶，这种性格的前后矛盾在女主人公

许寻笙身上也有体现，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许寻

笙原本是清冷恬静的谪仙式人物，这个人设本身

就充满了扁平的极致性，可是在与岑野分开之后

却主动入世做了抛头露面的酒吧歌手，作品中给

出的缘由是远离寂寞，也是对热血少年时刻洋溢

着的激情的无限怀恋，可是这种突然的反转过于

注重情感的决定性因素，没有完整地塑造好人物

性格的过渡与承接，所以会给人轻微的前后矛盾

的不真实感。

总的来说，无论是情节层面的逻辑悖论，还是

人物塑造层面的断裂矛盾，主要是因为作者把绝

大多数的创作精力与创作目的投注在了饕餮盛宴

似的情感绮梦的营造上，而使得其对于“真实”的

塑造极度匮乏，这与此类作品读者的情感需要是

密切相关的。当下青年读者精神内涵的成长语境，

正是一种通过编码方式让他们感知不到真实的现

实，从小置身于其中的文化符号就是与生活本来

面目大相径庭的、由话语塑造而成的世界，他们所

知道的世界是这个世界允许他们知道的样子，而

并非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因此当他们在成长过

程中终于无法避免地得以窥见这个世界的真实面

貌的时候，他们的观念与认知就会因为期待视野

的落空而发生分裂。此时，他们自身存在的意义被

模糊，主体意识没有办法得到完整的建构，情感与

心理层面的精神欲望就会单一化，从小说主人公

这样的“他者”身上去求得想象性的满足。也就是

说，类似《挚野》这样的、在现实中为读者筑梦的言

情小说，提供了一种饮鸩止渴式的逃避方式：当你

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需要在真实当中无法得到满

足之时，不如把它们全部转化为情感需要在梦幻

当中得到满足；当你在真实当中无法实现自我价

值的时候，不如来到小说的情感饕餮宴所炮制出

的完整唯美的所谓现实当中，通过将理想人物的

理想生活代入自身，来完成自我主体意识的建构。

正如《挚野》中表达的那样，娱乐圈也可以有

真挚的情感，可以有幻梦，有童话。可是，梦醒了离

开这个故事之后，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现实感”

与“真实”是两回事，梦境也终究变不成现实。梦境

当中的情感盛宴越是丰盛，我们在饕餮之后与真

实的距离就越遥远，一旦重归真实的生活，我们饥

荒似的精神缺失就会愈加严重。这种与“真实”密

切相关的饥荒应该如何弥补，小说本身却并不会

做出回答。

平凡与真挚
——《挚野》创作谈 □丁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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